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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太生

鱼子与花是属于春天的。
枝上的花，其华灼灼，曼妙摇曳；水中游鱼，形态

俊美，肥厚膏腴。
“西塞山前白鹭飞，桃花流水鳜鱼肥。”不

光是鳜鱼肥，鲫鱼、鲤鱼、青鱼、草鱼、鲈鱼也
肥，因为它们有子。

多姿的花，一朵一朵，明媚而清丽，花与
树、与天空，像洗过一样；鱼子一粒一粒，数以
万计，抱成一团，温软而丰盈。

盛开的花，随一阵风，纷纷飘落水面。河
中的鱼，噏合圆口，抬起头，叼一片花瓣，甩一
甩尾，便游向春水深处了。

春天是用来让人惜的，鱼腹中的子，是惜
春之妙物。

鱼子好吃，但不能多吃。吃多了，江河会
少很多小鱼。所以，善良的人不忍心吃、舍不
得吃，总有不卖鱼子的理由，除了生态意识、悲
悯情怀，还有经济头脑。

鱼子在鱼的肚子里，就像美玉裹藏在石头
的肚子里。

有人不买鱼子，他愤愤不平地对卖鱼人
说，鱼子卖得比鱼还贵？

春天的鱼，雍容华贵，因为它们有子。有
子的鱼在水中游起来很漂亮，亦有姿势，因为
它是春天河流中一条即将产子的鱼。

有子的鱼，大腹便便。做一个漂亮的“孕
妇”，鱼此时也“孕”味十足。

一粒鱼子，一个字。小时候，外婆不让我
们吃鱼子，说小孩吃鱼子，会不识字。

外婆说时，我仿佛看到一条小鱼，冒着气
泡，就是一个游动的字，鲜活有生气的字；一个
字，就是一条鱼，它是活的，游动着，在水草下
面。

不买鱼子，会减少一些杀戮。这个世界就
多了一些小鱼。

一粒鱼子，一个字。这样说时，就觉得鱼
子灵动起来，字也灵动起来。

春天的花，和鱼子一样，也是用来让人惜
的。各种各样的花，竞相开放，让人目不暇接。然
而，花虽好看，却是有花期。花开了，也要谢。一场
盛大花期，也就意味着有一场浩浩荡荡的谢幕。

凋谢的花儿，有人不忍看它化作春泥，就用它作
食材，以花入馔。爱它，就把它吃下去，可见爱之深、
情之切。

春日曈曈，桃花可做几道清雅闲食。《太清方》中
说：“三月三日采桃花，酒浸服之，除百病，好颜色。”
《图经本草》记载，采新鲜桃花，浸酒，每日喝一杯，可
使容颜红润，艳美如桃花。南北朝名医陶弘景曾说，

“服三树桃花尽，则面色红润悦泽如桃花。”
桃花酥，外皮酥脆香甜，内馅细腻软绵。

每年春天，吾友小鲁总要去春天的桃园，寻一
棵桃花树，捡拾被风雨吹落的桃花瓣，洗净，将
新鲜桃花的汁液挤出和面，用小烤箱烘焙，做
成桃花酥请朋友们品尝。

至于做桃花酿，小鲁吟诵着古人的诗句，
“细饮桃花酒，笑凝桃脸开”，翻阅旧籍，找来秘
方，想在糯米和桃花中加入酒曲，自酿桃花酒，
但终究还是因为不得法，无从下手，半途而
弃。其实小鲁想象的美妙酿酒场景，是该做的
已做，一切准备停当，酒在发酵，他静坐窗口看
外面的风景，等待时间的馈赠。此时春光正
好，把盏临风，呷一口自酿的桃花酒，便是灼灼
桃花，满屋飘香。

紫云英，明媚阳光里的春花。除了花蜜，
嫩茎亦可食。《故乡的野菜》中说，“有一种野
菜，俗称草紫，通称紫云英。农人在收获后，播
种田内，用作肥料，是一种很被贱视的植物，但
采取嫩茎瀹食，味颇鲜美，似豌豆苗。花紫红
色，数十亩接连不断，一片锦绣，如铺着华美的
地毯，非常好看，而且花朵状若蝴蝶，又如鸡
雏，尤为小孩所喜。”

槐花，味道清新，以花入馔，唇齿留香。
槐花鸡蛋饼的做法其实很简单，将槐花洗

净，去掉花蒂，在槐花上打三四个鸡蛋，然后放
入面粉，倒入一定比例的水，搅拌成面糊状，待
油热下锅摊平。这道槐花鸡蛋饼，平添了一
丝香甜的味道，淡淡的香气让人记住槐花的
味道。

蒸槐花是把采摘的花洗净，加入面粉搅
拌，让每一朵花上均匀沾满面粉，水开后，把槐
花放到锅中蒸熟，出锅后的槐花散发着淡淡的
清香，此时，要用醋、生抽、辣椒油调料汁，一碗
蒸槐花，品尝过，便是满口清香。

还有槐花饺子，花朵特有的清气和肉馅结
合，轻咬一口，味道果然不同。如果觉得还不

过瘾，亲手采摘的槐花还可以炒河虾。花与虾，此两
种食材的美妙合作，便是演绎一份清甜咸香与鲜嫩
可口的独特味道。

惜春，惜鱼子，也惜花。温软细密的鱼子，清丽
多姿的花，一个在水中，一个在枝上。尤其是那些鱼
子，它们喷薄而出，在水中绽放，是生命的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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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宁

这是正午，家家户户都在厨房里为午餐忙碌。
老旧小区的窗户上，氤氲的热气模糊了人们看向
天空的视线。就在那里，古老的星球像一滴深情
的眼泪，在无边的宇宙中漂浮。一切都在发生着
悄无声息的变化，一条皱纹爬上一个中年女人的
额头，一根白发在一个老人的鬓角闪烁，一颗新鲜
的牙齿从一个婴儿口中“破土而出”。而在人类无
法抵达的那些角落，无数的分子正在分裂为原子，
无数的原子又重新聚合为分子。

就在这个城市的某个角落，一间小小的厨房
里，朋友正为我的到访，细心地准备一碗骨汤面。
汤是一早就在锅里炖好的。在我抵达前的3个小时
里，火焰舔舐着锅底，发出快乐的喊叫。羊棒骨将
生命最后的精华，奉献给锅中美味的汤水。穿过大
半个城市的风雪抵达的我，脱去冰冷沉重的外套，
从锅里舀一勺热气腾腾的汤汁，迫不及待地喝上一
口，那鲜美的味道，瞬间温暖了我整个身体。

这个城市的冬天非常冷。短暂的秋天过后，所
有生机勃勃的绿色便消失不见。大地冰冻成坚硬
的烙铁，仿佛在这片苍茫的高原上，生命从未抵
达。一个人在街头瑟缩着行走，总会想起很少有过
快乐的童年。每天早自习后，我吸溜着鼻涕，沿着
清冷的村庄大道，孤独地走回家去。庭院里的母
亲，似乎永远都在灶房里忙碌。她从来没有耐心听
我的抱怨，她总是朝炉膛里丢一把玉米秸，训斥我
道：快回屋去！可是除了更冰冷的空气，屋里什么
也没有。偶尔，也会有父亲，在忙着生炉子。水壶
里的水，在火炉上欢快地冒着泡泡，玉米棒在炉膛
里燃烧着。这温暖的声响，让严厉的父亲现出难得
的温情，他会拉过我，将我的手捧到唇边，努
力哈着热气。他的脸被炉火照得发亮，不，整
个滴水成冰的冬天，都被照亮了。

此刻，我站在朋友家的厨房里，外面是

冰天雪地，热烘烘的暖气却让我感觉春天来临。
骨汤已经熬成了奶白色，浓郁的香气顺着缝隙飘
出窗户，楼下途经的人嗅着空气里弥漫的香味，忍
不住停下脚步，仰头冲着窗户咽一口唾液，而后踩
着满地积雪，咯吱咯吱地快步走回家去。

手擀面已经咕哝咕咚地煮着。一颗圆润的西
红柿，被朋友切成漂亮的心形，面快熟时，两三棵
碧绿的油菜与西红柿一起，在热汤里打个滚儿，便
捞入碗中。面不多不少，恰好两碗，红的鲜亮，绿
的明净，热气腾腾地端上饭桌，让人很想再配一碗
天地间银白的雪，干一杯醉人的红酒。熟牛肉、凉
拌猪耳和花生米这些下酒菜，早已摆上了饭桌。
骨汤面与红酒，看上去并不搭配，但在这样一个只
想藏进洞穴与世隔绝的冬日，这简单的日常，看上
去却又如此完美，仿佛我们漫长的一生，就应与朋
友这样闲适地度过。

但在无数的一日三餐中，这样朴素的一餐，却
可能耗尽我们许多年，赶了上千里路，才与朋友千
里迢迢相聚在一起，坐在餐桌的两边，一边聊着遥
远的往事，一边享用着雪天里一碗滚烫的骨汤面，
一杯清甜的红酒，一碟鲜嫩的酱牛肉。窗外的大
风，在辽阔的大地上日夜扫荡，我们各自在人生轨
道上，按部就班地向前。如果没有这一场寂静的
大雪，如果呼啸的大风不曾唤醒我们内心的哀愁，
或许，“改日相聚”永远都不会到来。我们当然也
会相见，在言不由衷的场面上，在觥筹交错的饭局
中。被一碗骨汤面熨烫过肠胃的此刻，我们真正
意识到，我们在热烈赤诚地活着，从未放弃过对于
爱与自由的追寻，正如一株生长在大地上的树木，
从未停止过向着深蓝的天空无限伸展的脚步。

一碗面吃完，我们又面对面坐着，说了许久的
话。有时，我们也会停下来，看着窗外的雪，又在

高原耀眼的阳光下，纷纷扬扬地飘落。此
刻，生命饱满，天空洁净，我们奔波的身体
停止了喧哗，在这奢侈的午后，散发寂静
光芒。

□燕南飞

1
在乌兰毛都草原上，每一匹守

着故乡的生灵
都是被阳光、雨水和歌谣
一口一口喂大的

它们用蹄子在大地上书写乡愁
它们用蹄子缝补泥土的爱或者

恨。它们
都是彼此陌生而又熟悉的亲人

亲人。
会用一柱炊烟呼唤你
会用一大碗奶香呼唤你
会用一步一回头的眷恋呼唤你

2

那个唱呼麦的人，已然醉了
他把整个草原的月光
都装在碗中：饮下，这一大碗让

人牵肠挂肚的乡音
然后像一只羔羊那样
轻轻伏在草场上

离泥土最近的时候
最幸福
人在最喧嚣的地方
最孤独

3

月光，早已占领了乌兰河。它
爱每一滴水
爱每一棵草木
爱牧羊犬高一声低一声的呼唤；
爱琴声，
缓缓拉动姑娘的心事
爱自己，
像一条河流那样饱受独宠。这

爱啊
就像乌兰河的水声那样，将每

一个生灵的身世洇透

4

篝火，呼唤着我的杭盖
今夜，每一首歌谣都在自投罗网
像一匹匹小兽那样贪婪，贪婪

地吼出黑夜的乳名

——我们的乳名就是杭盖
它会让我们彼此相爱，共享余

生的壮美和辽阔
它会让跳动的火焰喊醒每一颗心
让他们在人群中找回久违的
自己，好趁着乌兰毛都的夜色
一句一句分享彼此的誓言

哎，篝火燃起
我们的歌声早已洒满大地

5

马头琴是他最趁手的武器。用
余生

与每一声琴语
与每一根草木
与每一群牛羊和骏马共享荣辱

一把弯刀被磨得锃亮，高高地
悬在天上

守护着草原的孩子啊

它不说话。
它怕一开口，就会让天下的游子
想家

6

骏马说。
最美的结局就是归隐。无论奔

驰，远方
还是猎猎烟尘

要么让我归于泥土
要么让我守着杭盖
哪怕要赶着一群泪水饱受风霜
哪怕要我成为最小的孩子
我都愿意

披着三千里草香，像披着一身盔甲
入梦
也偶尔放纵一下撒野之心

7

是哈萨尔，也是羔羊
从乌兰毛都草原开始，我就是

你的了
用一生一世
把这里的渴望和深爱，一口一

口咽下

像野草那样疯长
也像牛羊那样，把彼此的名字
一声一声
喊出来

在草原上，
哪怕相隔千里
见不见面，我们都是兄弟

杭盖草原（七章）

相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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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坚

我一直认为额勒本石泊的河里
的鱼是琪琪格表妹的，琪琪格表妹
没有长大，河里的鱼也没有长大。

我的乌兰姨妈家就在额勒本石
泊住，而且离河很近，一开门就可
以看到养蓄牧河。养蓄牧河在额
勒本石泊拐了一个几字形的弯，湍
急的河水变得温顺起来。养蓄牧
河河段有许多鱼，由于当地的人们
与养蓄牧河里的鱼有一段感人的
故事，河里的鱼游得很是畅快。听
乌兰姨妈讲，额勒本石泊在很久以
前没有一户人家，有一天，一个叫
德勒黑的六七岁小男孩流浪到了
这里，涉水过养蓄牧河。由于几天
没有吃饭，他又饿又累，走到河中
间时就昏过去了。这时神奇的事
情发生了，一个美丽的小姑娘迅速
游过来，把昏过去的德勒黑托上
岸，又给他喂水喂饭。等他醒过来
时，只看到一个像鱼一样的美丽少
女游回了养蓄牧河。德勒黑就在
河边搭起简单的窝棚，开荒种地，
后来，他在额勒本石泊娶妻生子，
乌兰姨妈说德勒黑的妻子就是养
蓄牧河里的鱼公主……

每到寒暑假我都会到乌兰姨妈
家长住，因为乌兰姨妈家有一个和
我年龄相仿的表妹，名字叫琪琪格，
我们在一起玩耍，这是我长住姨妈
家其中的一个理由。表妹琪琪格当
时只会说蒙古语，乌兰姨妈曾经随
外祖父到我所出生的牧场生活过很
长时间，牧场上大多数人都说汉语，
所以乌兰姨妈和母亲一样，蒙汉语
都通。我和琪琪格表妹的沟通由乌
兰姨妈翻译，更多的时候，我和琪琪
格表妹是心意相通的。吃完饭了，
我们一起奔向坡下的养蓄牧河，去
捉河里的鱼。盛鱼用的玻璃罐头瓶
子，是过年时客人送的礼品，里面的
食品，我和琪琪格表妹早已吃完了。

每次我和琪琪格下河捉鱼，都
是在乌兰姨妈规定的“吃完饭后”。乌兰姨
妈说吃饭后体力足，水凉也不会生病，特别
是小姑娘更得注意。而且，乌兰姨妈还会郑
重的把有关养蓄牧河鱼的故事，给我和琪琪
格表妹讲一遍，中心思想是千万不要伤害每
一条鱼。她亲自把我俩送出大门，一直在门
前守望，我俩稍微往里走一点，她就会大声
呼喊。中间也会嘱咐几遍不要伤害每一条
鱼。刚下河时，我们会把河水搅浑，也会把
鱼惊跑。但额勒本石泊的鱼好像天生就对
人有亲近感似的，我和琪琪格在河里一动不
动地站一会儿，鱼就会游过来。琪琪格用双
手合成碗状，然后突然从下往上舀上来，就
把鱼网在手心里，再迅速放到玻璃罐头瓶
里。开始时我不会捉，虽然能捉到鱼，但是
鱼一滑就逃跑了，等再下手时，鱼早都不见
了踪影。我索性就给琪琪格打下手，端着玻
璃罐头瓶，她捉到鱼后，我马上把玻璃罐头
瓶递过去。这样用不了多长时间我们就捉
到十几条鱼，仿佛我们把从前感人的故事盛
放在了玻璃罐头瓶里，这样的想法还没等生
根发芽，就在姨妈的召唤中兴高采烈地跑回
家。

朝鲁门姨夫在土炕上一边喝酒，一边笑
迷迷地看着为了捉鱼浑身湿透的我俩。榆
木桌上姨夫就酒的菜，大多时候都是芥菜咸
菜，朝鲁门姨夫依然喝的津津有味。我问过
乌兰姨妈为什么不给朝鲁门姨夫做点鱼吃，
乌兰姨妈严肃地对我说，不要有这样的想
法，老天会惩罚我的，特别是朝鲁门姨夫听
到会不高兴的。

捉到鱼后，我和琪琪格就整天守着玻璃
罐头瓶观察，看鱼在里面自由自在地游动。
乌兰姨妈说细长有须的是泥鳅鱼，脑袋大的
叫老头鱼，全身长着银色鱼鳞的叫川丁子
鱼。不管是泥鳅鱼、老头鱼还是川丁子鱼，
我都把它们当成是鱼公主，它们张口的时
候，我就当成它在讲述它的爱情故事，讲的
是乌兰姨妈没有讲全的感人的细节。这对
于我来说，养蓄牧河里的鱼不是好玩那么简
单了。我和琪琪格都沉浸在玻璃罐头瓶鱼
的世界里。过了两天，乌兰姨妈嘱咐琪琪格
带着我把捉到的鱼，放回额勒本石泊的河
里。然后，我们又开始了新一轮的捉鱼，琪
琪格捉鱼，我端玻璃罐头瓶，等她捉到鱼后
迅速放到里面。等到我们捉到十几条鱼后，
时间差不多时，乌兰姨妈会站在土屋呼喊我
们回家。

琪琪格要去奶奶家小住一段时间。在
乌兰姨妈勉强同意下，我随朝鲁门姨夫来到
养蓄牧河畔的牛窝铺。深夜，从养蓄牧河畔
吹过来的风，摇晃着朝鲁门姨夫的牛窝铺，
架牛窝铺的榆木横梁被风吹的嘎吱嘎吱一
直在响，我第一次失眠了……

我时常想起陪朝鲁门姨夫在养
蓄牧河边放牛的情景，虽然朝鲁门姨
夫把纯手工擀制的山羊毛毡子给我
铺上，还是有潮气让衣服粘在身上。
这时，喝了酒的朝鲁门姨夫，早已进
入梦乡，而且鼾声如雷，我更睡不着
了。我索性就坐在窝铺的门口看星
空，那种感觉很奇妙，虽然星星离我
们那么远，但连在一起的星座到银河
就使得夜空显得壮阔了。在浩瀚星
空下的位于原野上的朝鲁门姨夫孤
零零的小窝铺，就像大海中漂泊的小
舟，那么渺小。当晨曦来临的时候，
风渐渐停息了，远处的雾岚里地平线
上露出鱼肚皮白，太阳将要露头，传
来养蓄牧河的流水声。窝铺外各种
青草和野花上面是密密麻麻的露珠，
像一座座宫殿，里面一定住着一颗颗
昨夜的星辰。围栏里的牛开始此起
彼伏地叫了，打开围栏的门，我甩着
长鞭，一个一个放它们出来，防止它
们相互顶撞，不一会，一群牛就自由
自在地在养蓄牧河畔吃草了。这时，
朝鲁门姨夫也做好了饭菜，在窝铺上
吃饭特别香，一样的饭菜在家里就吃
不出在窝铺的味道。朝鲁门姨夫喝
酒也是，平时在家也就半斤的量，在
窝铺能喝一斤，还喝得甜嘴巴舌的。
吃完早饭后，我和朝鲁门姨夫追随牛
群去到养蓄牧河边。这时太阳升起
来了，河面上波光粼粼，喝足水的牛
站在河里，甩着尾巴驱赶蚊蝇。在太
阳光的照射下，牛身上就像披着绸缎
一样。各种颜色的牛像一匹匹多彩
的绸缎，装饰着养蓄牧河畔。

中午歇晌的时候，牛群进围栏
了 ，牛 儿 开 始 反 刍 ，这 时 特 别 安
静。一般这时候，朝鲁门姨夫都会
走出窝铺，四处采成熟的花籽和草
籽，那些成熟的花和草的籽粒，突
然被粗糙的一双大手采撷显然不
乐意，它想象中结局应该是被风摇
落，安睡在土壤里，等一场春雪融
化后，萌芽、破土、开花、结果……
当它被一双粗糙的大手采撷后，它
也不知道自己的命运。这是牧归

后朝鲁门姨夫采摘花籽和草籽时，我看到
那些五颜六色的籽粒的奇怪想法。朝鲁门
姨夫回来后把草籽放到窝铺里他专用的帆
布袋里。我一直好奇他采这些花籽和草
籽做什么用，却总是忘了问。我记得朝鲁
门姨夫最先采的是一种叫老鸹瓢的植物
的籽粒，这我印象最深，因为它的果实嫩
的时候可以吃。等成熟了牛群踩踏后，就
会炸裂，像蒲公英和芦花一样漫天飞舞。
接着是萨日朗和鸽子花，还有狗尾巴草。
临近牛群大撒手之前，金鸡儿也成熟了，
金鸡儿满身都是刺，金鸡儿的籽粒比别的
花籽和草籽都大，朝鲁门姨夫采金鸡儿籽
用的时间就多。他无数次挨扎，我帮他拔
过好几次金鸡儿的刺。

一场秋风吹过，窝铺里一天比一天冷
了，这时就该把牛群赶回家了。牛群赶回
家后，就得撤窝铺了。撤窝铺的那天早上
朝鲁门姨夫找了几个人，来的人开着两辆
四轮车，一辆装围栏的水泥桩和网围栏，一
辆装窝铺里的锅碗瓢盆等生活用品。待这
些活计干完后，他们又把搭窝铺的地方用
铁锹铲平，再用镐头打出垄沟，朝鲁门姨夫
在帆布袋里掏出事先采摘的花籽和草籽，
均匀地撒在垄沟里。旁边的人帮忙盖土。
等朝鲁门姨夫把花籽和草籽都种完后，他
在地上放上榆木桌子，来的人拿出带来的
烟酒糖茶、牛羊肉干、香烛等，一一摆放在
上面，朝鲁门姨夫点燃香烛，打开瓶子里的
酒，分别倒在几个大碗里。然后，面向搭牛
窝铺的地方，端起装酒的碗，用手指蘸上碗
里的酒，向上洒，敬头顶上的天。又用手指
蘸上碗里的酒，向下洒，敬脚下的大地。又
用手指蘸上碗里的酒，在自己面门涂抹。
这些祭拜程序完成后，接着朝鲁门姨父走
向牛窝铺的位置绕了一圈，把碗里剩下的
酒均匀地洒在上面。所有的仪式进行完
后，朝鲁门姨夫和来帮忙的人开怀畅饮，酒
喝到高潮时，平时少言寡语的朝鲁门姨夫
唱起了长调，虽然我听不懂，但我能感受到
歌声里流露出的浓浓乡愁。那天，朝鲁门
姨夫喝醉了，我第一次看朝鲁门姨夫喝醉，
第一次听他唱长调。

几个月来，这块地接受了一个牧牛汉
子，容纳了牛群的践踏，也有了烟火气。但
一片草地不需要烟火气，它需要的是各种花
和草，来弥补受到的伤害。这些朝鲁门姨夫
都懂，他将自己采摘的花籽和草籽还给了这
片草地，我想那些花籽和草籽，终于像我一
样解开了心底的谜团，可以安心的在秋后的
养蓄牧河畔熟睡了。

等来年春天，这片草地一定会繁花似
锦，草木茂盛，一定的，等一场春雪或者一场
春雨以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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